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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好”给刘文典惹的祸
■张昌华

学人章玉政出于对乡贤的尊

崇，专事研究刘文典十数年，出版

了 《狂人刘文典》《刘文典年谱》

《印象刘文典》，可谓用心专深。蒙

章先生不弃，赐我一册他的新作，

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刘文

典传》，一气读完。 该书不仅为我

们展示了一位不畏强权、 甘于寂

寞、 狂狷不羁的爱国知识分子形

象， 而且以大量新发现的第一手

资料， 澄清了过去文献中关于刘

文典许多轶事的误传， 如脚踢蒋

介石，怒斥沈从文等等，坚持以史

料说话，不渲染，不讳言，真实地

再现了历史人物的细部图景。

刻下著文时， 倘谓刘文典为

“国学大师”，谅世人认同。 然，刘

氏生前并未享受到切实的“大师”

殊荣，在上世纪 40 年代两次最高

荣誉的征逐中，他都“走麦城”，究

其因，与他吸食鸦片的“嗜好”不

无关系。

磨黑之行 ，一度
造成不良影响

刘文典，字叔雅，雅号“二云

居士”。 二云者，云腿、云土也。 刘

文典在校勘学上建树卓著，胡适、

陈寅恪都有中肯的评论， 加之对

世俗权贵的鄙夷， 敢与蒋介石叫

板，使他的知名度大增。然吸食鸦

片是他的软肋，一直为人诟病，被

烙上了“颓废萎靡”的标签。

刘文典吸食鸦片缘于中年丧

子， 在人生绝望中不能自拔而沉

沦。 1943 年的普洱磨黑之行使他

抽鸦片的行为曝光于社会， 引起

广泛关注，造成不良影响。

磨黑是滇南著名产盐地 ，大

盐商张孟希想办一所中学， 希望

能找一位名人为他撑台面， 同时

他也好附庸风雅， 想请一名人为

他母亲撰写碑文。 时在磨黑筹办

中学的几位西南联大的学生举荐

刘文典。 张孟希开的条件极其优

厚， 不仅保证刘氏一家三口在磨

黑期间的生活费用， 俟刘期满返

昆时，愿以 50 两烟土相赠。是时，

昆明物价奇昂， 刘文典经济上正

处于极度困难时期，遂一诺成行。

刘文典还在途中， 他前往磨

黑的消息在联大已不胫而走，在

清华更是沸沸扬扬。 当时西南联

大虽三位一体，但双重领导，各校

仍有自己的管理体系， 罗常培是

联大中文系主任， 闻一多是清华

中文系主任， 都是刘文典的顶头

上司。 刘文典请假的事做得比较

“艺术”， 临行前在宋希濂将军的

一次宴请上， 他与蒋梦麟、 梅贻

琦、 罗常培同席， 当即请上峰赐

假。罗常培在请示蒋梦麟等人后，

叮嘱刘文典安排好教学事务，并

预支一月薪金。 问题是刘并没有

向闻一多请假，或是疏忽，或是有

意规避。刘文典的突然离开，导致

清华的正常课程不好安排， 闻一

多十分恼火， 当即决定给刘停薪

处分，并云有“更进一步之事”。刘

到达磨黑之后， 从友人来信中获

知，所谓“更进一步事”即解聘。

因是双重体制， 每年聘书由

联大和三校自制分别发出。 西南

联大按惯例下半年发聘书， 径给

刘寄了一份，但并未告知清华。闻

一多知后火上浇油， 致函刘文典

告知他已被解聘， 而且说收到的

联大的那份聘书也须退还。 信中

措辞严厉并语含揶揄：“昆明物价

涨数十倍，切不可再回学校，度为

磨黑盐井人可也。”刘文典接读这

半官方来函，百思不得其解，联大

文学院院长冯友兰、 系主任罗常

培未曾有只言相告， 怎么就突然

被解聘？ 刘文典旋即驰函联大常

委会主席、清华校长梅贻琦，向其

“自剖心迹”，并“奉询究竟”。梅复

函云：“尊处暂未致聘，事非得已，

想承鉴原，专函布臆”。语气温和，

但词意坚决。 王力等曾向闻一多

说情， 云刘先生于北京沦陷后随

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怒说：“难

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

负教学责任吗？ ”据朱自清日记，

冯友兰对刘被解聘亦有微词。 更

有甚者，吴宓“打抱不平”，致函陈

寅恪，希陈出面“函请梅贻琦挽留

刘文典”。 一切无果。

刘文典被清华解聘后， 老友

陈寅恪将其推荐给云南大学校长

熊庆来和文法学院院长姜亮夫。

求贤若渴的熊庆来礼贤下士，马

上致函刘文典， 言辞恳切：“用敢

恳切借重， 敦聘台端任本校文史

系龙氏讲座教授， 月支致薪 600

元，研究补助费 360 元，又讲座津

贴 1000 元，教部米贴及生活补助

费照加。”其薪远超月饷 640 元的

校长熊庆来。

嗜好鸦片 ，两次
无缘最高荣誉

无论怎么说，1943 年的磨黑

之行，对刘文典来说是黑色的，其

负面影响深远， 直接导致他两次

“落选”最高荣誉。

1941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正

式实施部聘教授制度。 1943 年岁

末，第二批部聘教授推选，刘文典

时在云南大学，从《部聘教授荐举

名单》档案看，刘文典本列在“中

国文学”榜首。秘案荐举人分别是

向楚、陈子展、蒋天枢、罗常培、冯

沅君、陆侃如、台静农、魏建功、陈

中凡等 12 人。可公布时刘文典名

落孙山。 据竺可桢 1943 年 12 月

16 日日记：“部聘教授人选，除国

文刘文典以有嗜好， 以次多数之

胡光炜递补外， 其余均由各科教

授之最多者当选。 ”“嗜好”者，吸

食鸦片也。 祸从口出哉！

无独有偶。 数年后的学术界

进行第一届院士评选， 刘文典再

遭厄运。 当时云南大学推荐人文

组只刘文典一人。 1947 年 11 月

15 日中研院在报纸上发布候选

人名单中吴敬恒居首， 刘文典名

列第十一，备注栏写明“治校勘考

古之学”。 从目前可见资料看，刘

文典在五轮投票中竟一票未得！

时人分析， 这很大程度上来自傅

斯年的极力反对。 1948 年 3 月 9

日， 远在美国的傅斯年致函朱家

骅、翁文灏、胡适、萨本栋、李济：

“候选人中确有应删除者，如刘文

典君，刘君以前之《三余札记》差

是佳作， 然其贡献绝不能与余、

胡、唐、张、杨并举。 凡一学人，论

其贡献，其最后著作最为重要。刘

君校《庄子》，甚自负，不意历史语

言研究所之助理研究员王叔岷君

曾加检视（王君亦治此学）发现其

无穷错误，校勘之学如此，实不可

为训，刘君列入，青年学子，当以

为异。更有甚者，刘君在昆明自称

‘二云居士’，谓是云腿与云土。彼

曾为土司之宾。 土司赠以大量烟

土，归来后，既吸之，又卖之，于是

清华及联大将其解聘， 此为当时

在昆明人人所知者。 斯年既写于

此信上，当然对此说负法律责任，

今列入候选人名单，如经选出，岂

非笑话？ 学问如彼，行为如此，故

斯年敢提议将其自名单除去。 ”

凭傅斯年当时在中研院的

位置及影响力，不能说有一票否

决之权， 谓一言九鼎不是虚言。

而且他的信中言之凿凿明示“负

法律责任”，谁敢有二言。症结在

除校勘上“无穷错误”外，另一条

“更有甚者”则是德，即嗜好吸鸦

片之弊。

耐人寻味的是， 当年向傅斯

年提供“炮弹”的得意门生王叔岷

幡然悔其少作，30 多年后旧作新

印时， 有意要把那篇傅斯年作为

“无穷错误”的铁证《评刘文典〈庄

子补正〉》一文剔除。 据王叔岷自

述：“《〈庄子〉校释》附录二，有《评

刘文典〈庄子补正〉》一篇，乃岷少

年气盛之作，措辞严厉，对前辈实

不应如此！ 同治一书，各有长短，

其资料之多寡，功力之深浅，论断

之优劣，读者自能辨之，实不应作

苛刻之批评。 况往往明于人而暗

于己邪！ 1972 年，台湾台北市台

联国风社翻印拙作 《〈庄子 〉校

释 》，岷在海外 ，如知此事 ，决将

《评刘文典 〈庄子补正〉》 一篇剔

除，至今犹感歉疚也！ ”

说刘文典嗜烟如命， 谅非虚

言。上世纪 40 年代他执教于西南

联大，上课时先由校役提一壶茶，

外带一把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

袋，讲到得意处，一边吸旱烟，一

边喝茶，一边讲课。 上世纪 50 年

代在云大， 一次上课时他忽然发

现烟抽完了， 于是向坐前排的同

学示意索烟。 学生们因烟的品质

太差，不好意思递上去，而刘文典

一再示意，且精神大减，讲话声音

也低了。 一个学生正准备递上一

支劣质烟，教室门哗啦被推开了，

原来他家里人看他当天忘了带

烟，专程送来两包“大重九”。霎时

课堂又恢复了生气……

人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非

也，非也。刘文典在旧社会吸了十

多年的鸦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他响应政府号召，下定决心

要戒掉吸鸦片的恶习。 果然一举

成功。他说：“在共产党领导下，社

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心情舒畅，

活不够的好日子， 谁愿意吸毒自

杀呢？”他还说“今日之我，已非昨

日之我，我‘再生’了。 ”

1949 年前，刘文典因嗜好吸

鸦片， 两次无缘最高荣誉 ，1949

年后他终于如愿以偿 。 1956 年

全国高校评职称，刘文典是云南

省高校文科中唯一一位一级教

授， 还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见

到了毛泽东主席，享受到了他人

难以企及的殊荣。

闲话阿英的藏书和捐书
■王 道

2018 年 2 月 22 日， 苏州文化界老人

钱璎女士去世了，她是著名藏书家阿英的

女儿。 在她去世前，我曾多次去拜访过她，

这位苏州文化局的老领导曾为昆曲 、苏

剧、年画等事业做过很大贡献，而晚年的

她始终惦记着父亲阿英捐赠给家乡的那

些书籍。

与钱璎女士谈话时，她提及当初向芜

湖图书馆捐书， 这批书在运输过程中，曾

在南京掉了好几包，因此后来补的捐赠书

目中不包括这些遗失的书，至今也无从知

晓到底遗失了哪些书。

钱璎说，这批书在捐赠前 ，曾请江苏

古籍版本专家江澄波先生去看过，江先生

回来后说：“你父亲藏的书真是不得了，其

中不少都是难得见到的好书。 ”时过多年

后，我就此向江澄波先生请教到底有哪些

书。 江先生说，他去看阿英的藏书是在北

京，那时阿英刚去世不久，书房好像是在

天安门西侧的地方，依稀记得有康熙年间

的《虎丘山志》，有康熙皇帝过大寿时各地

刻印的图画本，木刻版，很精美，还有一些

晚清版本，文学类的不少，可惜的是，阿英

的藏书分得太散了。

阿英，原名钱杏邨，原籍安徽芜湖，早

年参加革命，喜欢藏书，并致力于对各种

文艺门类的研究。 他的研究范围很广，电

影、戏剧、小说、版本、美术、民俗等等，尤

其对文学理论及民俗美术的研究贡献颇

大。 阿英一生转战大江南北，后在天津担

任文化局长，无论身处何地，他总喜欢搜

寻古籍版本和版画书。 阿英早年在苏州花

钱淘旧书 、旧史料 ，却常常守着这些 “宝

贝”饿肚皮，他自我解嘲道：“米粒儿没几

颗，菜根儿无几个，空把着文章做什么？ ”

可是一旦有了点闲钱，他马上就会犯淘书

瘾，继续去买去研究。 可谓是痴心不改。

后来阿英病危 ，遗言两条 ：一是希望

把收藏的图书、 文物字画全部捐给国家

（一分钱捐赠费都不要），这些东西现分属

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外

交部图书馆；二是只留下自己的文稿和需

整理出版的有关中国近代文学资料集和

晚清文学丛钞的图书、报刊，嘱咐女儿女

婿帮助他完成并继续研究。

阿英去世后，他的子女秉承父亲的遗

愿， 将剩下的堆放在北京文物管理处的

12000 多册珍贵书籍及一批字画和文物，

无偿捐赠给了阿英家乡芜湖图书馆。 陈云

先生特别建议芜湖市图书馆开辟阿英藏

书陈列室，并亲自题写了匾名。 好友李一

氓也题写了“文心雕龙”。

阿英生前除了喜欢淘书和写书话

外， 还利用业余时间收集和整理了大量

的中国传统木版画。 在他去世后，女儿钱

璎偶然发现了这些版画 ，分别于 2005 年

和 2007 年两次捐赠给苏州桃花坞木刻

年画博物馆 314 幅藏品 。 这其中有不少

作品是第一次出现， 可以说是填补了相

关藏品的空白， 同时这些藏品对于民俗

研究以及传承人的继承和创作 ， 都具有

相当的意义。

刘文典在校勘学上建

树卓著 ，胡适 、陈寅恪都有

中肯的评论。


